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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民族友谊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杨秋杉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摘  要｜跨民族友谊被视为一种积极的交流方式，其通过改善族群间的互动态度、增强族群间接触的积极性，以推

动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从而实现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当前，跨民族友谊的研究尚处在起步的阶

段。本论文在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从当前阶段跨民族友谊的概念定义出发，就其研究方向、研

究视角，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推动跨民族友谊研究向更深

层次、更广泛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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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次出现在党代会工

作报告，并写入新修订的《党章》，意味着民族工作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重大历史使命。在促进“交往、

交流、交融”的民族工作导向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和核心在于增强中华民族认同，而增

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是建立积极的群际关系、打破各民族心理界限（陈立鹏、段明钰，2020）。跨民

族友谊被认为是心理学中改善民族间群际关系的最有效途径，它延伸自我认同，促进群际融合，培育共

同体意识，强化一体性和共同使命感（管健，2020）。为了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各民

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让各民族同胞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愿景，跨民族友谊的相关研究已经受到

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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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民族友谊概念的提出

目前，国内跨民族友谊的研究多受国外模式影响，其跨民族友谊的概念也主要借鉴于国外研究。管

健（2020）在其研究中将跨民族友谊定义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民族群体建立起来的友谊，是一种特

殊形式的、高质量的群际接触，具有共同目标、共同愿景、群际合作、地位平等、权威支持等特点和因素，

以及高亲密度、相似兴趣、自愿接触等积极特性。该定义使用的“Cross-ethnic/inter-ethnic friendship”英

文名词释义，以及对定义的修饰限定均参考自国外相关文献。这种定义方式也出现在国内其他研究中，

比如赵佳妮（2019）将跨民族友谊定义为基于人际层面的不同民族成员之间交往互动建立起来的友谊；

梁静和杨伊生（2021）将跨民族友谊定义为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在尊重对方民族习俗和文化的基

础上，通过自我表露及文化交流等渠道建立的互惠亲密关系，具有跨文化交融性、跨群体转换性和高度

普遍性等特点。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除了结合自身研究对象、研究立意、研究机制等不同，将国外研究

中的“跨种族 / 跨族际 / 跨群际友谊”直接引申成“跨民族友谊”民族概念，也有直接延用“跨族际 / 跨

群际友谊”的概念（赵福君 等，2015；刘峰、佐斌，2017）。

谢丹和常永才（2013）认为，我国只有民族之分，没有种族之别，所以跨种族友谊研究与国内跨民

族研究的研究对象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之间的友谊，且借鉴国外跨种族友谊研究成

果并加以应用，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更有学者（梁静、杨伊生，2021）进一步提出，

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由于受我国制度体制及社会氛围的影响，与国外跨种族友谊相比更加强调“群—我”

关系在跨民族友谊中的作用，更加强调友谊双方的共同价值观念（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上位认同（国

家认同）。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认为，跨民族友谊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需要在更大的社

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中解读，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注重探索不同民族逐步融合的社会变迁过程，考察历史

和社会背景对跨民族友谊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更好地推动我国的民族关系研究和社会和谐研究的发展。

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起步较晚，仍需要对照国外研究中跨种族 / 跨族际 / 跨群际友谊的研究成果进

行本土化改良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需要重视国外理论和国内实际条件的契合程度，尽可能减少操作性

定义的不准确性。故本研究在讨论跨民族研究现状和展望过程中，引用国外文献时会慎重考虑其研究背

景和对象，或延用原研究“跨种族 / 跨族际 / 跨群际友谊”进行介绍。

3  跨民族友谊的研究概述

现阶段，对跨民族友谊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研究取向：（1）将跨民族友谊作为一般性友谊进行研究；

（2）将跨民族友谊作为特殊性友谊进行研究。

3.1  将跨民族友谊作为一般性友谊进行研究

该研究取向认为，跨民族友谊是一般性友谊的下位概念，只是体现在不同民族中，需要满足一般性

友谊的基本特征并遵循其基本规律。所以一般性友谊的研究方法、产生条件、测量工具等对研究跨民族

友谊也完全适用。

里斯和布雷克（Lease and Blake，2005）不仅利用一般性友谊的研究方法研究黑人 / 白人儿童跨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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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更是在发现“跨种族友谊中的儿童一开始可能是通过交流想法和观点来认识对方的个人特质，并

且在与朋友交往中，更加强调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而非基于种族差异造成的定型观念”时依据前人对一

般性友谊的研究结果（Epstein，1989）进行解释，认为跨种族友谊的产生条件同一般性友谊一样，当个

体或群体之间相似地方多过他们差异的地方，彼此之间就更有可能形成友谊。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提出“建立跨种族友谊可能有风险，尤其是当孩子必须违反同龄人群体的隐含规范才能建立这种友谊时

需要承担更多风险”的观点，也参考了部分学校内同龄群体的特征如何影响其成员的教育愿望和成就

的文献（Karweit，1979），这篇回顾性文献同样属于一般性友谊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谢丹（2013）

在阐述研究要素时借鉴了不同学者对一般性友谊的概念界定，且遵循布科夫斯基和霍扎（Bukowski and 

Hoza，1989）的友谊研究层次模型从三个层次对多民族地区初中生族际友谊状况实施调研。

另外，目前国内外几乎没有专门评估跨民族友谊的测量工具，所以通常依据一般性友谊的行为与认

知，采用一般性友谊数量质量量表、一般性友谊观的问卷施测，或者依据一般性友谊特质拟定的提纲进

行访谈。

3.2  将跨民族友谊作为特殊友谊进行研究

格雷厄姆和科恩（Graham and Cohen，1997）通过研究种族和性别与儿童的同伴关系（社会计量评

级和友谊）的关联，讨论了性别和种族作为同伴评估的考虑时有不同影响，从而侧面反映了跨种族友谊

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性友谊。杨晓莉和赵佳妮（2018）在讨论跨民族友谊的影响因素时更多提及了民族

文化、民族本质论等非跨民族友谊所不具备的特质。其他国内学者（赵旭峰、钟瑞华，2019；郝亚明，

2019）也都提及民族文化隔阂、民族文化交融方式可能会对民族关系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国内研究多

倾向将跨民族友谊作为特殊性友谊来理解，且主要关注群际接触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视角下的跨

民族友谊。

3.2.1  跨民族友谊是一种积极接触方式

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认为，群际双方进行接触时能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的机会，

从而改善群际态度。格律特等人（Grütter et al.，2017）在对有特殊教育需求和无特殊教育需求的青少

年间友谊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相比对双方接触预期更乐观的青少年，预期双方接触后会出现负面情绪

的青少年不太可能从群体接触中受益。该证据说明单纯的接触可能并不一定会对外群体成员产生更积极

的态度、改善群际关系。所以在此基础上，奥尔波特（Allport，1945）专门区分了消极接触和积极接触，

对积极接触提出四个最佳条件，包括平等的地位、共同的目标、群际合作、权威和法律的支持，且后续

大量研究（ Gaertner et al.，1999；Brewer and Kramer，1985；Chu and Griffey，1985）均支持了该条件在

跨文化和跨群体中的一致性。雅库比克和费尼（Jakubiak and Feeney，2019）也证明积极性接触是改善关系、

避免冲突的有效手段，且跨群际友谊恰好满足接触假说的关键条件，是一种极为理想的族际接触方式。

之后，接触假说进一步发展为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确证了跨群际友谊在减少

群际焦虑、偏见等负面影响，以及促进自我表露、共情等积极影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佩蒂格鲁（Pettigrew，

1998）声称为了实现健康的群际间接触，必须有友谊参与，以此强调了跨群际友谊在促进健康的群际间

关系中的作用。

涉及接触假说和群际接触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减少偏见的作用机制。多维迪奥等人（Dovidio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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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3）对该作用机制总结出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认知因素、情绪因素在内的四个方面，

跨群际友谊也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从依存关系上看，一方得益则意味着另一方遭损的零和竞争最容易引起对外群体的负性态度，而负

性的态度又将导致一系列针对外群体的不友好行为。但是当与外群体并非是恶意竞争关系而是相互依存

关系时，盖特纳等人（Gaertner et al.，1999）提出，双方合作产生积极结果的获得是与外群体紧密相连的，

因此有助于提升群体间的吸引力，产生跨群际友谊，发展为群体间相互依存关系，可以直接调节对外群

体的态度，减少群际偏见。

从群际互动上看，跨群际友谊本身就是良好的群际互动方式，可以作为一种较好的偏见态度和行为

矫正模式而存在（Pettigrew，1998）。

从认知因素上看，归因是人类的一种普遍需要，每个人都有一套从其自身经验归纳出来的行为原因

与其行为之间的联系的看法和观念（Malle，2006）。波潘等人（Popan et al.，2009）发现，在以意识形

态划分的群体关系中（比如保守党派和自由党派），合理归因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可以减少对外群体

的偏见。而跨群际友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内、外群体界限分明的隔阂，改变划分内、外群体的维度，

甚至将外群体纳入自我概念中，借此改变不合理归因倾向。

从情绪因素上看，佩蒂格鲁和特罗普（Pettigrew and Tropp，2013）在研究群体间冲突、偏见、刻板

印象等一系列共同问题的应对方式时，提及情绪因素在减少群际偏见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情绪因素

可以作为一种调节中介存在。跨群际友谊可以减少对外群体成员乃至整个外群体的负性情绪反应，或

是增加对外群体的正性情绪体验（Pettigrew and Tropp，2006）。在群际接触中最为常见的负性情绪是因

对接触感到不确定性、威胁性等唤起的焦虑。在一项对不同种族学生进行生理学指标和行为指标记录的

研究报告中，与黑人接触较多的白人学生报告的群际焦虑显著低于先前没有与黑人接触过的白人学生

（Mendes et al.，2002）。阿伦等人（Aron et al.，1997）通过测量结构化自我披露的被试身上皮质醇反

应性，证明跨群体友谊显著降低了焦虑，并增加了跨群体互动的可能性。在群体间接触的初始阶段，减

少焦虑可能最为重要，而随着持续接触和降低焦虑，增强同理心可能变得更加重要（Page Gould et al.，

2008），在群际接触后期，跨群际友谊还会增强对外群体的共情能力（Pettigrew，2008）。总之，跨群

际友谊减少群际接触中焦虑情绪，保障了群际间良性互动，增加了对外群体的理解和尊重，随之而来的

即是偏见的减少。

3.2.2  跨民族友谊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跨群体友谊在情感和认知过程中同时起作用，尤其是在情感过程中起作用（Pettigrew，1997）。与

一般常伴有群际焦虑与群际威胁等不适体验的群际接触不同，跨群体友谊是具有较强烈积极情感联系的

互动关系，可跨时间、跨情境而稳定存在，甚至可以跨越现实世界而存在（管健，2020）。有研究（陈

晓晨 等，2018）认为人们更容易基于亲身经历（即与外群体朋友友好愉快的交往经验）回答有关对于外

群体情感的问题，即朋友间的积极情感联结更容易迁移到整个外群体。这意味着跨群体友谊在一定程度

上避免了接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认知障碍，从而使积极接触效果得到更好的推广。因此，跨民族

友谊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因其本身特性就具有极大的优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也要尊重和包容差异性（赵野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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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跨民族友谊从认知路径上可以通过获得和修正外群体信息，可以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改善对

外群体成员的刻板印象；从情感路径上可以通过与外群体成员平等地接触，发展合作共赢的群际互动，

促进彼此之间友善亲密地积极情感联系，并将对某个外群体成员的好感拓展到他所属的整个群体。因此，

跨民族友谊可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可借助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包容性力量，建构

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将共同体的边界泛化到整个社会或国家成为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即中

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管健、荣杨，202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各族群众的积极接触来打

牢基础，家国同构的本质也就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集体认同（李修远，2022）。另外，跨民

族友谊可以使内群体成员持更开放的思想、更稳定的情绪状态与外群体成员交往，并对外群体与本群体

的差异更加包容（Korol，2017）。

4  总结

跨民族友谊本身作为一种积极接触方式，通过认知和情感两条路径使各民族同胞更愿意与其他民族

成员进行深入的、高质量的接触。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刚刚起步，跨民族友谊有关的中介研究多使用以

下思路：跨民族友谊可在本民族自我认同感的基础上，将其他民族纳入本民族自我概念中，从而改善民

族间交往态度，其中包括减少对其他民族的偏见，或调整本民族规范性感知等，而对外民族和跨民族交

往的积极态度又将增加各民族接触意愿，促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

通过对跨民族友谊的文献整理发现，现阶段跨民族友谊研究仍存在不足，并提出以下展望：

从研究对象上看，如前文所述，多数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模仿国外对跨种族 / 跨族际 / 跨群际

友谊的研究思路，缺乏跨民族友谊本土化研究范式。我国民族居住现状以“大杂居小聚居”为特点，

五十六个民族分散在全国各省区市混合居住，在各省区市的少数民族又聚居在一乡、一县，且小聚居的

少数民族区域内可能有汉族同胞同住，汉族区内也有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况。因此，各民族间的关系相对

比较和睦，大多数民族成员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基本相同，尤其是国家制度优势将民族独立和反政府

活动等削弱民族关系的威胁降到最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的高度繁荣为民族交往交流提供足够物质

和精神支持，导致我国跨民族友谊研究背景与国外跨种族 / 跨族际 / 跨群际友谊研究背景存在较大差异。

未来跨民族友谊研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研究模式，要深入考察我国不同民族成员间友谊实际发展情况及

互动特征，结合当下民族工作政策和本土化社会语境，发展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能反映我国不同民族

间友谊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研究范式，构建出反映中国特色民族实际的跨民族友谊研究理论，为我国的民

族和谐和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从研究方法上看，虽然目前国内暂时多使用测量法对跨民族友谊进行量化研究，但近年来国内外开

始出现实验法和干预法的研究尝试，更强调揭示跨民族友谊深层次机制以及为促进民族间的友谊关系提

供实用性建议。比如研究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促进群际间产生跨群际友谊，并在三种干预模式下探讨跨

群际友谊的产生（Vezzali et al.，2015）。阿伦等人（Aron et al.，1997）开发的亲密度构建任务程序涉及

一系列逐步升级的相互自我披露和关系建设任务，已证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可以与陌生的外群体成员

创建高水平的人际亲密度，这也暗示了自我披露和建立关系在跨民族友谊产生当中的重要作用。未来可

以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现状，包括充分考虑到我国独特的历史、民族分布、文化差异和社会情况，采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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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和多维度的混合研究方法以获取更丰富、更深入的数据。同时，可加大与政策制定者和基础工作者

的合作，参考其实践经验和意见，一方面可增加研究的实际价值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可为制定有效的干

预措施和政策提供实证依据，旨在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和睦和社会和谐的目标。

从研究工具上看，现阶段并没有公认的、统一的、仅针对跨民族友谊进行测量的评估手段，国内仅

有的几篇对某地区跨民族友谊调查的研究工具都是在国外一般性友谊量表进行汉化的基础上修订而来，

且国外跨种族 / 跨族际 / 跨群际友谊研究的测量指标多集中当下友谊状态，较少追溯过去的形成背景或

考虑将来的延时效果，缺乏纵向研究和动态性研究，也限制了对跨民族友谊发展过程的研讨。所以，未

来跨民族研究除了要编制适用于我国跨民族友谊调查的标准化量表，更要结合多种评估手段以弥补已有

测量工具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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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Cross-ethnic Friendships

Yang Qiushan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Cross-ethnic friendship is regarded as a positive way of communication that promotes the 
identity of the ethnic community by improving the attitude of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and enhancing 
the positivity of inter-ethnic contact to realize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urrently, the study of cross-ethnic friendship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ethnic friendship from the conceptual definition of trans-
ethnic friendship at the current stage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ethnic friendship research in a deeper and wider field.
Key words: Cross-ethnic friendships; Intergroup contact;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